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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死定了！”可欣举起手枪一步步逼近歹徒，望着他眼里的

恐惧，可欣心里竟产生一丝快感，她的眼里充满了冷漠与愤恨。为了

这一天，为了这一时刻，她等了三年，也受了三年的煎熬，只要扣动

扳机，只要动一下手指，一切都将结束，一切都会结束。 

    “住手！不要开枪！”高凡突然冲出来夺走了手枪，又迅速将歹

徒击晕在地。 

    “高凡，你干什么？把枪还给我，让我杀了他！”可欣近乎疯狂

地对着他大喊。 

    “可欣警官，清醒清醒吧，冷静一下，不要再那么激动了。你常

对我说，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维护人民的安全与尊严而工作的，

是不能掺有任何私情的，可是，你现在满脑子里都在想着复仇，你已

忘却了一切，你是否想过这一枪开下去会是什么后果？既然已经抓住

了他，就把他交给法律吧，法律一定会给他以严惩的。更何况„„何

况„„”高凡将眼睛从可欣身上移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他继续

说下去。 

    可欣挑了挑那清秀的眉毛：“何况什么？” 

    高凡的喉结艰难地动了一下,最终他还是说道：“何况如果齐昊警

官知道的话，他也一定不会希望你那么做的。” 

    随着“齐昊”这两个字在空气中的传播，可欣的身体开始颤抖，

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高凡，你这个大傻瓜，我„„我这么做就是为



 

了忘掉他。” 

    她又哭了，坚强无敌的可欣警官竟然又因为齐昊，在自己面前落

泪，高凡不知有多心疼，他真的不想可欣因为这件事再继续痛苦下去

了，那会令他心痛到碎掉的。于是他走过去轻轻搂住可欣颤抖的肩膀，

柔声说道：“没有必要的，你不需要这么强迫自己来忘记齐昊，那样

只会让你更加痛苦。” 

    “可是„„” 

    “你不用忘记他，也不能忘记他。人死了，就只能活在别人的心

中，如果活着的人还要可以忘记，他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高凡„„”可欣的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双眼。  

    “齐昊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英雄，是我们警察中的英雄，我们

每个人都要将他永远记在心里，你，也不例外。” 

    可欣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她靠在高凡的肩膀上放声痛

哭。高凡也任由自己的衬衫被泪水打湿。他想他可以理解可欣心中的

苦，也许这一大部分苦是自己带给她的。可欣的心里一直存放着齐昊，

这他知道。但他还是爱上了这位漂亮能干的女警官，爱得无可救药，

纵使自己在那些追求者中一点都不出色，但他还是一直默默关心着可

欣，也许是被他的诚心打动了吧，可欣竟然答应了他的追求。他更理

解可欣是因为不想对他不公平，才强迫自己忘记齐昊。但他知道，无

论如何，可欣都忘不了，只是她自己还迷在其中。所以高凡能做的，

就是不要让心爱的人再继续折磨自己了。 

    良久，可欣终于停止了哭泣，他们互相依偎着，柔和的月光为这



 

对无私的恋人撒下银色的光环„„ 

    “可欣，你真是立了大功了，在我们之前率先抓获犯人，而且还

没有伤到他。我当时真是很担心你一激动会杀了他呢，所以我急忙追

着你过来，竟还是晚了，不过你没有伤他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看来

你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冯威警部急匆匆赶到，却没有看到犯人

变成冷冰冰的尸体，很是惊讶。 

    “对不起，让警部担心了。”可欣此时心里充满了对高凡的感激，

正是他的及时赶到，唤回了自己的理智。 

    冯威摆了摆手“没事了，你能控制住自己就很不错了，我怎么会

怪你呢？这才是一个称职的警官。好了，这个长达五年的大案件终于

结束了，我们去庆功吧！” 

    “警部，你们去吧，我今晚想回家休息。” 

    “可是„„”冯威还想挽留，但高凡到冯威旁边耳语了几句，他

看看可欣，又看看高凡，然后，叹了一口气道：“也是，你这些天一

定累坏了，今天好好休息吧，明天也给你休假。” 

    “谢谢警部。”可欣连忙转身跑走。高凡又帮了她，他真的很理

解她，知道对她来说，今晚的庆功宴只会令她再一次落泪。白天不适

合看星星，就像她现在的心情，不适合去 Happy. 

    可欣没有回家，而是在公园的一角坐了下来，她想独自舔舐一下

心上的伤口，让它尽快愈合，精力充沛地迎接下一段爱恋。 

    月光如洗，倾泻而下，照到湖面，在黑夜中将人的眼灼伤„„ 

    已经过去三年了，那时高凡还没有来警队。 



 

    “可欣，来给你介绍一新同事，是从爆裂物处理小组调来的，叫

齐昊，刚来我们组不熟，这段时间就由你照顾了。”冯威把身边一个

戴着墨镜的小伙子介绍给可欣。 

    “我？”可欣心里极其不情愿，她在想这人闲着没事儿干嘛从爆

裂物小组调到刑侦组来啊，而且作介绍时还戴着墨镜，拽什么拽啊。

第一眼看着人就觉得不爽，但碍于冯威警部的面子，只能硬着头皮答

应下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似乎就跟可欣料想的一样，齐昊什么案件也

不管，整天都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报纸，也不与同事交流。同事们在私

底下也议论纷纷，大多跟可欣看法一致，“这小子很拽”。 

    有一天，冯威警部突然冲进一课，把一份传真拍到桌子上气冲冲

地说：“又来了，两年来每年 11 月 7 日都会有传真发到警局，就像是

对警察的挑衅！” 

    可欣刚回过头来看，齐昊就已经跑到冯威旁边了，可欣的心里只

有一个词，“假积极”。她也走过去看那张传真，真的就像是一张挑衅

书，是歹徒向警察的挑衅，写了一些奇怪的语句，大意就是，在 10

日那天，会有两颗炸弹献给愚昧的警察，而第一颗炸弹会在上午 8 点

爆炸，地点就在这段文字那些奇怪的修饰语之中，警察作为游戏的参

与者，如果不能及时破解，牺牲的就是无辜的市民。 

    可欣记得去年也有过这种传真，但那时是另一个小组负责的，好

像还有警察因此而丧命，但却没有抓到犯人，两年来，这个案件已成

为警局的梦魇。 



 

    齐昊突然说话了；“警部，这个案子交给我去查吧。”说完，也不

等警部同意就拿着那张传真拉着可欣离开了一课。可欣还没反应过

来，直到被拉出警局才突然甩开齐昊的手:“你拉我出来干嘛！” 

    “冯威警部不是叫你照顾我吗？” 

    “你„„好吧，我当你保镖行了吧？” 

    “车钥匙给我。” 

    可欣很讨厌他这种命令人的口气，但也只能乖乖“听命”。 

    “这就是你们刑侦组抓犯人的手铐？” 

    “啊？”可欣才发现自己在翻兜时把手铐掉了出来，却不知他什

么时候捡去的。“还给我！”可欣伸手要抢，却被齐昊一把拦住。 

  “你们一课很穷吗？手铐都旧成这样了，这么多锈还拿出来用

啊。”他把手铐拿在手里把玩，却半天都没听到可欣答话，不禁转头

看向可欣，却发现可欣一直在盯着手铐。 

  “喂！怎么啦？” 

  可欣慢慢把目光移向齐昊，随即又移向远方，似乎他是那么的

令人厌恶。可欣几乎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是我爸爸的手铐，他当初

也在一课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因为追捕犯人而被卡车撞到，这

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所以你就随身带着？”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一定是想劝我把它扔掉，说什么不要

沉浸在痛苦之中，爸爸也不希望看到我这样之类的话，你们这些人都

一样，你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的心情，那种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没有



 

经历过的人怎么会体会到！”说到最后，可欣几乎在咆哮，她把目光

移回到齐昊的脸上，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就像在表达对这类人的憎

恨，但随即又软化了下来，因为齐昊把手铐递还给了她。 

  “也许我体会不到，但我知道死去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因为

死人只能活在别人的心中，如果连这点权利都被剥夺的话，他们就真

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天哪，她听到了什么？第一次，第一次有人见到这个手铐后这

样说。可欣此时的心里已经翻江倒海，这，是什么？难道叫感动吗？

待可欣回过神来，齐昊已经走远，她连忙把手铐揣好，小跑着跟了上

去，她一定不能把他跟丢，因为这个人是这十多年来唯一理解她的人。 

  晚上十点，可欣和齐昊还在一课的办公室里，是他们主动提出

的加班，为的是尽快破解传真上的地址，让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就

这样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一早儿，齐昊就冲到一课，对可欣说：“快通知警部，我知

道地址在哪儿了，叫他赶快带部队去疏散人员。” 

  二十分钟后，一队人赶到了米花市游乐场。齐昊说据他对传真

上文字的分析，第一颗炸弹就在这个游乐场的摩天轮里。二十分钟后，

游乐场的人员已全部被疏散走了。此时已是七点四十五分，当警察们

还在商量对策时，齐昊已经冲进了摩天轮。 

  “喂，危险啊！”可欣想拉却没有拉住，齐昊头也不回地抛下了

一句话：“电话联系!”可欣和一干警员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十分钟后，可欣的电话响了，她连忙掏出手机。听筒里传来了



 

齐昊屏息说话的声音，“可欣，我找到炸弹了，它是通过水银球控制

的，稍微有一点震动就会使小球有滚落的可能，所以千万别让外面的

警员进来。” 

  “可是只有五分钟了。” 

  “我可是警卫部机动部队爆裂物处理小组的头号警员，这种小

炸弹三分钟就能搞定。” 

  “可是„„„” 

  “聪明的警察啊，请为你们的愚昧付出代价吧，第二颗炸弹会

在两小时后爆炸，它的地点会在这颗炸弹的显示屏上缓缓出现，但那

要等到这颗炸弹爆炸的前十秒钟，勇敢的警察啊，如果你没有勇气与

时间赛跑，就准备为你的市民捐躯吧。” 

  “齐昊，你在说什么啊？” 

  “这是炸弹上的纸条。” 

  “难道歹徒一定要杀死一个人吗？” 

  “废话，不杀人还叫歹徒吗？” 

  “可是„„„”可欣想说“可是他要杀的人是你耶。”但话到嘴

边立马就变成了“不管怎样，你先出来，反正还有两个小时，我们还

是有可能研究出下一个地点的„„” 

  “不行，我一定要看到提示，否则在偌大的城市中我们无法找

出另一颗炸弹的藏匿点。” 

  “你没有必要为那些与你毫无关联的人牺牲自己。”可欣似乎在

哀求。 



 

  “我是警察。” 

  “但是„„” 

  “我手机快没电了„„” 

  “滴„„滴„„滴„„” 

  “喂„„喂„„”电话已经挂断了，可欣只能傻傻地看着那静

止的摩天轮，期待会有奇迹出现，延长那仅有的 10 秒。 

  4 分钟„„3 分钟„„2 分钟„„1 分钟„„ 

  恶魔的倒计时开始了„„ 

  冯威警部在后面喊道：“可欣，还有 30 秒了，快离开，快离开!” 

  “可是，齐昊他还在里面。” 

  “不要管他了，快跑！危险！”冯威跑过来拉可欣。   

  “轰„„轰„„” 

  伴随着可欣撕心裂肺地哭喊：“不„„” 

  瞬间的光芒令人眼睛刺痛，但摩天轮的碎片更刺得人心痛。 

  众人呆呆地看着那燃烧的摩天轮，看着那有如恶魔手掌的火焰，

猖狂„„ 

  “滴滴”可欣的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米花中

央医院”可欣对着身后的警员大声喊道：“下一颗炸弹在米花中央医

院，快去!!!”警员纷纷撤离。可欣无力地靠在身旁的柱子上，望着

火焰发呆，她很讨厌老天这么戏弄自己，刚找到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

却又这么快就„„“滴滴”，又一条短信来了，有九个字，但这九个

字却使可欣的泪水疯狂地涌出，落到键盘上，打湿了屏幕。她看着短



 

信屏幕，自言自语道：“你真是个超级大傻瓜！”接着便把手机紧紧地

握到胸前，顺着柱子滑坐到地上，不能自已地抱头痛哭起来，她全身

都在剧烈地颤抖，与身后摇曳的火焰相呼应。似乎这就是那个恶魔最

想看到的„„ 

  一课的警员还是去晚了，虽然拆除了在医院的炸弹，却没有抓

到歹徒，想来他应该是远程控制的。 

  后来，可欣听说一年前死在这个案件上的那个警员就是齐昊的

好朋友，齐昊为了替好朋友报仇才调来刑侦组。怪不得他只对这个案

子感兴趣，为了它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看着屏幕上的短信，泪，又一次滑落。

三年来，多次翻出这条短信，按下“删除”又“取消”， 按下“删除”

又“取消”，如此反复，这九个字始终保存在收件箱里。但那个号码，

却不会再有人接听。 

  颤抖着手指点下“删除”，习惯性按“取消”的手指没有伸出。

可欣在犹豫，她抬起头看到了月亮，仿佛那是齐昊的相框，皎洁的月

光中，他那酷酷的眉毛、挺拔的鼻梁，还有嘴角那个傲人的弧度都那

么的清晰，再低头看到了湖面，齐昊那张戴着墨镜的脸又映入她的眼

中。最后，她把手指移动到了“确定”键上，看着屏幕上的“已完成”，

她在心中默想：可是，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